
傍晚饭后，本想上网放松一下，偶然间看到了

吕达余先生的《游漓江小记》，文字细腻，情感真

挚，漓江的景致便在我的眼前铺展开来:船，江，青

山，阳光，一切都那么美好，这些描绘刚好勾起我

的记忆。依稀记得，2008 年因公出差路过桂林，阴

差阳错地游览了一番漓江，至此那美妙的景色所

带给我的震撼久久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挥之不

去。

正如吕达余先生描绘的那样，“一缕阳光打出

山体的质感，半山有仙云缭绕其上。”漓江的山总

是不拘一格，笔直的矗立在这天地间，与江水融为

一体，和云雾作伴，这些山或遥遥相望，或彼此依

靠，或独树一帜，但不变的是，它们把“奇、秀、险”

这样的特点展现的淋漓尽致，翠绿是它们的本色。

北方的山粗狂，南方的山温婉，而漓江的山似乎把

南方与北方结合了起来，大气而秀丽，刚硬又不失

内涵。云雾在山 缭绕，依稀看见几只大鸟从山上

呼啸着飞向远方，而山尖尖上的那一抹翠绿仿佛

入了天宫，自顾自地享受天上的生活。

漓江的水也是美的，果真应了小学课文里的

“清、静、绿。”这里的水仿佛静止了，其实它本来就

远离喧嚣的都市，独自安于一隅，少了些世间的浮

躁，安静淡雅。随着船行驶在这水面上，清凉的风

迎面吹来，只觉得心里开阔了许多。虽然已经过了

将近十年，我在这黄昏仍然记得当时的感受。那时

的我年轻许多，也有不少的抱负与梦想，可面临这

山水时，只觉得自已太过于渺小。在这山水间，我

们的船就显得格格不入了。我掬一捧江水，只觉得

清凉，透彻骨髓的凉，直击灵魂深处。透过指尖的

水，仿佛触碰到了这漓江的魂。清的透彻，静的安

谧，绿的浑然，这自然的力量可真是神奇，竟鬼斧

神刀般雕刻出如此景致，我被这水的温柔迷得大

醉，只想日夜与它相伴，抛却那些烦事。可终究容

不得任性，我还是离开了。

从那次去过漓江，我就再也没去过，这样那样

的事情总是阻碍了我出行的脚步，可是内心深处，

总是一种声音在呼唤:“你应该去漓江看看，那里

有你一直探索的答案。”我想，漓江给予我的不止

是震撼，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冲击，在这里，我可以

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宁静，思绪也会无比地开阔，没

有生活的苦闷，也无工作的繁重，只享受自然，体

会作为一个简单人的快乐。

只是偶然间看到吕达余的《游漓江小记》，我

便可以追索到些多年以前，游览过漓江的情形，原

来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渴望那样的情景，一直喜爱

那样的生活。吕先生也被漓江所折服，所以才写了

这篇文章，也让我有了这些感慨。思绪穿梭时空，

我或许和吕先生一同到了漓江，一起看了景色。傍

晚的随意一撇，既是对过去的缅怀，也是对未来的

期许。漓江，几次出现在我的梦中，仙雾缭绕，我不

禁沉醉于那里。我想，是时候了，应该再去体验那

不一般的景致与情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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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荒凉
■（四川）暮雨

（2）结婚生子

相亲那天，母亲特意打扮了一番。乌黑的

长发披散着，发上戴着一个白色的宽大压发。

一件白底蓝碎花的衣服，一条蓝色裤子。那双

眼睛带着淡淡薄薄的笑容。张阿婆带来那个

男人叫赵大成。他三十多岁。中等个，皮肤黝

黑粗糙，两只眼睛深陷着。穿一件旧青布衣

服。他在那里静静地坐着。并不时四下里张望

着。张阿婆满脸堆笑，对坐在身边的母亲和那

男人道：

“秀文，大成，你们俩有没有意见？对这个

事情还是表个态吧———大成呢，是个单身汉，

可以入赘到你们家。”

“我没意见。”赵大成微微笑了笑，并用那

双散发着灰暗的眼睛难为情地瞧了瞧母亲。

透过那人的外貌和贫寒的家底，母亲并

不多喜欢他。但是，家里一向空落冷清，又缺

少男劳力。母亲犹豫不决道：

“张姐，我再考虑一下吧。”

水井旁横卧着一棵大树，井里的水清幽

幽地摇晃着。母亲用扁担勾着木桶，她摆动着

扁担，装满了一桶水吃力地拉着。打好一桶

水，又打好了另一桶。母亲担着水，扭动腰肢，

摇摇晃晃地吃力走着。桶里的水装着晨光摇

晃。一切景物都在晨光里醒来。扁担磨着母亲

的肩，她觉得微微地痛。她气喘吁吁地不停地

左肩换右肩。

“秀文，快放下，我来。”大成老远地走来，

大声道。

“你来了。”母亲微红了脸，她放下扁担

道。

赵大成挑起水桶迈开稳稳的步子走着。

晨光里，两个晃动的人影默默地走着，身影越

变越小。大而黄的月亮照着我家破旧的小院。

微弱的煤油灯散发着旧时的光芒，那火焰忽

儿抖动着乍明乍暗。小狗在屋檐下懒懒地吠

两声。我在灶屋里一边烧锅，一边津津有味地

翻着识字课本。母亲在菜板上淘米切酸菜。突

然，她用一根黄荆条打了一下我的手臂，眼里

闪着责备的光道：

“好好烧锅，别浪费我的柴。把那么多柴

填进灶里。你看这么大烟，这些柴都没燃过，

不可惜吗?”
我的眼里闪着委屈的泪花。我知道，别人

家的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刻苦读书，而我

的母亲却不管不问。一放学，就叫我做这做

那。

饭煮好了，我坐在门槛上，难过地盯着那

只小花狗，而那只小花狗也带着愁容盯着我。

月亮依然在天空故我地游走，哪知道我小小

心里的苦恼。

“之红，在门口坐呀？”夜色里，赵大成满

面笑容朝我走来道。

“赵叔叔来了？”我站起来道。

“之红，叔叔给你带来了一把铅笔。”说

着，他便把那把花花绿绿的笔递给我道。

“谢谢赵叔叔。”我望着那把精致的铅笔，

立即喜笑颜开。心里的不快也抛到九霄云外

了。

“哇，我有笔了。”我兴奋得大叫。

“你来了？”母亲出来招呼道：“一起吃饭

吧。”

大家高高兴兴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饭。饭

毕，赵叔叔手脚麻利地和母亲收拾碗筷喂猪

去了。我们三姊妹在院子里疯闹。

夜深，尘世静悄悄的。山乡浸入到黑暗中

去了。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在梦乡中做梦去

了。赵大成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黑暗中，他大

睁着眼。她想起秀文那头乌黑发亮的长发，想

起她那水润的脸蛋，想起她那双晶亮如水的

眼睛，他心中的兴奋和激动浩浩荡荡地奔流

着。他渴慕着女人温暖的味道。他蹑手蹑脚地

走下床来，站在秀文睡觉的屋门口。他把耳朵

贴在门上，仔细谛听着，屋里仿佛传来秀文睡

觉的均匀的呼吸声。他想敲门进去，但又怕秀

文反感他；他不进去，但又抑制不住自己的爱

恋之情。他立在门口呆呆地一动不动地胡思

乱想着。不知过了多久，仿佛外面传来一两声

鸡叫。他终于下定决心敲了敲门。

“谁？”里面传来秀文惊惧的问话声。

“是我，我呀。”他低低道。

“大成。”秀文犹豫了片刻道。她打开门，

赵大成进得屋来，他转身把门锁好。

“秀文，我想死你了。”他的气息变得急促

起来，一把抱住她低声道。

“别，我不习惯。”秀文推开他。

“秀文，嫁给我吧。”他低声求道，并低下

头吻她温润的嘴唇。

月亮在窗框里明亮了一下，呆了片刻，又

游走了。两个人的爱情在寂静的夜色里启程。

那夜，我的母亲便答应了与赵大成的婚事。

母亲在为她的婚事而忙碌着。他们把那

间正房墙壁用白灰粉刷了一遍。再用多年来

的积蓄买来一间木床，几件小花被褥，两个枕

芯。一口木箱子。因为是再婚，母亲决定只请

几个内亲及邻居。大家为结婚宴席准备着肉

食菜蔬。小院边的磨子边，母亲在磨豆腐，她

一边推着磨子，一边把和着水的黄豆添进磨

眼里。那白花花的豆腐和着水流绵绵滴落在

磨槽里。母亲推得累了，她道：

“之红，宝红，过来推会儿磨。”

于是我和妹妹两个换去换来的推。我使

尽了吃奶的力气推着，推了一会，力气用完

了，脚也拖不动了。两眼昏昏花花。

“你两个休息会吧，我来。”这时，赵大成

走过来道。

闻听此言，我和宝红像获得了解放似的，

长吁了一口轻松的气，满心欢喜地走过一边

歇息。

结婚那天，是个热闹的日子。母亲穿着一

件红色收腰花袄。一根粗辫子辫在脑后。一双

大而黑的眼睛笑意盈盈。赵大成穿着一件蓝

色中山服。一条蓝色新裤子。剪着平头。微黑

的皮肤上一双眼睛散发着善意的光芒。厨师

在院子里架起锅灶，黄黄的火焰旺旺地燃着。

那些鸡鸭鱼肉，绿色蔬菜堆满了菜板和簸箕。

那些蒸笼上席里飘出令人馋涎欲滴的味道。

人们来来去去，热热闹闹地瞧着新鲜，拉着家

常。酒席上，两位新人端着酒杯，敬着客人。大

家彼此说着祝福客套的话。那天，对于我们三

姊妹来说，是个很快乐的日子。我们穿着花布

新衣服。张阿婆是个热心肠的人，她给我们三

姊妹夹了很多好吃的。杏红更像个饿鬼似的，

她把那些好吃的卤鸡脚霸占在自己面前，一

人津津有味地起劲地啃着。一双油腻腻的小

手在桌上东抓西抓。宝红冷不丁从她碗里偷

夹一个，她发现了，便大闹起来。

继父到我家后，我家便有了些生气。家里

有了男人，一些重活儿便由他做，母亲便要轻

松多了。

第二年，母亲便生了个小弟弟。那天晚

上，夜色厚重，山乡浮在夜色里寂静如许。水

田里传来一片粗嘎的蛙声。星星在天空中疏

疏落落。风沉沉地拂过院门前的稻田。母亲挺

着个大肚子，她在屋里缓慢地轻轻地走来走

去。母亲蹙着眉头，额上冒着细细的汗珠，脸

色呈痛苦状道：

“大成，我肚子有规律地在疼，恐怕要临

产了。你快去把后山的接生婆———梁四梅找

来。”

“媳妇，你忍着点，我马上就去。”赵大成

见母亲痛苦的模样道。说完，他立即拿着一根

电筒下山去了。

母亲在屋里走了会儿，便大汗淋漓地倒

在床上，她双手拉着床架子，大声哼哼唧唧，

一绺乌黑的头发也被汗水浸湿了。我和之红

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了。我

蹲在床前屏气凝神地看着母亲。母亲挣开疲

惫的双眼，吃力地看着我，用孱弱的声音道：

“之红，快去烧些开水，一会接生婆来了

好用。”

“嗯。”我点点头道。

我麻利地洗好锅，掺好水，并点燃柴火熊

熊地烧起来。我心里默默地念着，接生婆，快

快来呀。

我对不知所措的两个妹妹吩咐道：

“宝红，你和妹妹去看叔叔回来没有？”

宝红懂事地应了一声，就和杏红奔门外

去了。

不一会，门外就传来她们高高低低急急

地呼喊继父的声音。

母亲一声高过一声地在床上叫着，她大

声道：

“之红，快点扶我下床，我想解手。”

我小心翼翼地扶母亲下床来，让她蹲在

桶边。这样母亲似乎要好过点，她的脸上出现

了舒适的神色。她在桶边坐了半天道：

“之红，扶我上床，我这样坐在桶边不行，

一会把孩子生在桶里了。”

我把母亲扶上床来。宝红和杏红跑进屋

来道：

“叔叔还没回来。”

“嗯。”母亲吃力地看了我们一眼道，“你

们站远点”。我们三姊妹便退到门槛上。随后，

她大叫一声，双手死死抓住床架，用尽全身力

气使劲挣着。突然，哇的一声，一个小小的孩

子似乎落地了，母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慌

忙坐起来，一下接住了身下的小孩。就在这时

接生婆到了。

“生了？自己接住的？”梁四梅问道。

“嗯。”母亲有气无力道，“开水烧好了的，

医生。”

“好坚强的人！”梁四梅微笑道，“是个儿

子———打开水来，我把器具消下毒。”

听说是个儿子，继父眉开眼笑地打来开

水。梁四梅开始消毒，剪脐带，包孩子。听着弟

弟———赵金斗哇哇哭的声音，我们三姊妹围

着弟弟，好奇地摸着他的小脸、小手、小脚丫。

接生婆做好了一切，父亲付了钱，便送她回去

了。夜色里，手电筒的光在山崖上忽隐忽现。

远处，隐隐传来一两声狗叫。我和宝红又赶紧

给母亲煮涝糟鸡蛋。母亲抱着弟弟，看着他那

皱巴巴的熟睡的小脸儿，她爱抚地亲了亲弟

弟的脸庞。

过了两年，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赵

银斗。

渊下周五请看院苦日子冤

8 月 8 日 21 时 19 分到 8 月 13 日 21 时

零 9 分恍如隔世。我的心已经脆弱成一层薄

冰，回忆能够把它碰碎，亲情能够把它融化。

8 日晚饭后，我惬意地躺倒在床上，准

备享受一下女儿的孝心。恰在这时，爆响了

一声炸雷一样的声音，把房间的顶灯震落在

地，发出“啪”的一声脆响。紧接着台灯、电

视、落地灯、床头灯、小冰箱及行李箱都倒

了，随着床一起剧烈地晃动，电也停了。我惊

恐地喊道：“地震了！快趴下！”小女儿一边快

速地趴下，一边惊恐万分地喊道：“地震了！

听爸爸的！快趴下！”几秒后，房间的灯又亮

了。我意识到这是逃生的机会，就大声命令：

“啥都不要了，赶快往大楼外跑！”喊罢，我一

手拉着小女儿，一手抓起随身小包，冲出房

门。大女儿和爱人也紧跟着冲了出来。我们

冲出房门，向右一转，就看到了闪着绿光的

“应急通道”。疾步跑到应急通道，快速冲到

楼下，我们又感到了地动山摇。路上挤满了

惊恐不定的人们，嘈嘈杂杂，哭喊交织。

这时，我清醒了许多，提醒她们要远离电

线杆和大树，跟着我小心翼翼地躲在小树

林边的路旁。我和爱人把女儿们搂在怀里，

一边安慰她们别怕，一边观察着怎样继续

逃生。昏黄的路灯映照出几公分的裂缝，

把我的小女儿吓得瑟瑟发抖，她不停地问

我：“爸爸，路都裂开了，不会发生地陷

吧？”我紧拉着她的手，肯定地说：“不会！

跟着爸爸走！”

到了酒店的停车场，里面已经挤满了避

难的人群，呼喊孩子和亲人的声音此起彼

伏，弥漫着惊恐的气息。我和爱人紧紧拉着

两个女儿的手挤进了嘈杂不安的停车场，惊

魂未定地站着，感受着一次次余震带给我们

的震撼与恐惧。我和爱人能够安慰孩子的，

就是紧紧拥抱着她们，两个女儿紧紧地拥抱

着我们一声不吭。大家忐忑不安地聚在停车

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内心充满惶

恐。过了一个多小时，便携式喇叭响了起来：

“我们拿过来了一些水，先发给老人小孩儿

每人一瓶！其他人等一下！保证每个人都

有！”我们分到了两瓶水、三条浴巾。这时已

是深夜，皎洁的月光照射在人们身上，周围

山体滑坡的声音“噼噼啪啪”地不断传来，气

温已经降到了几度，穿着短裤的我感到了忍

受不住的寒冷，穿着裙子的不到九岁的小女

儿在我的怀抱里瑟瑟发抖。我用浴巾包裹到

小女儿的腿上，四个人把浴巾拉紧了披着，

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这时，一位志愿者拿着

便携式喇叭温情地给大家进行心理辅导：

“请大家安静！别怕！主震已经过去了，现在

在停车场是安全的！我请大家不管是亲人、

熟人还是陌生人，都请你们相互拥抱，给对

方说‘我爱你！’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就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就能

够驱散寒冷与恐惧。”她就这样边走动边劝

慰，人们真地安静了下来。过了近四个小时，

消防车拉着警报开到了停车场旁边，几个消

防战士跳了下来。停车场响起雷鸣般的掌

声，欢呼着：“消防队来了！政府来救我们

了！”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从这时直到天

亮，消防车都没有离开我们，还把一柱穿透

黑夜的强光斜插进天空，跟皎洁的月光一起

照射进我们被黑夜、余震和恐惧侵袭的心

田。从此时到天亮，每隔一会儿，都有水、食

物、军用被褥等救援物资送到，依次分发给

大家，我们又得到了两条军用褥子。但是，有

限的御寒物品终难抵御刺骨的寒冷。我的大

女儿则穿着单薄的衣裤，坚持说不冷，一夜

未眠。后来，我们看到旁边的上海游客瑟瑟

发抖，就主动让给他们了一床褥子。他们过

意不去，就把我大女儿拉了过去，挤在一起

合用一床褥子互相取暖。每当余震发生，我

的小女儿就瑟瑟发抖，惊恐地给我说：“爸

爸，又震了！”我只能把她紧紧拥抱，安慰她：

“没事、没事的，这些余震都很小，不会有事

的。”其实，我也是心神不宁的。

9 日早上六点多钟，我们一家人登上中

巴的那一刻，我感觉着终于安全了，再次情

不自禁地流泪。当我看到两武警战士与我们

同车时，安全感油然强化。可是，走出酒店之

后，看到横卧路边的巨石，一处处滑坡的山

体，被飞石拦腰斩断的参天大树，不断滚落

的石头，我的心又揪紧了。尤其是看到被巨

石砸坏的大巴车和被滑坡阻断的道路时，我

已经不敢确信能够安全地到达九寨黄龙机

场了。然而，看到每隔几十米都站立着警察，

任何危险的地方都有警察值守观察时，我却

不敢认真地看他们，不然就会抽搐，就会揪

心，就会泪流满面。路上不断有穿着诸如“陇

南消防”“阿坝消防”“松潘消防”“成都消防”

“武警”“特警”“公安”等制服的救援人员。他

们要么用铲车、挖掘机清除山体滑坡滚落下

来的障碍物，要么用铁锨、用手清除障碍

物，要么不顾自己的安危认真观察情况、

疏导交通。我的大女儿一边抹着眼泪一边

用手机拍照，附上感恩文字发到朋友圈。

到了九寨黄龙机场，我们同行的人给两位

年轻战士热烈鼓掌，感谢他们的一路陪伴

与保护，几乎每个人都红了眼眶。我指着

他们对女儿说：“他们就是我们的观音菩

萨，是我们的恩人。”

9 日傍晚，我们一家顺利到达了成都。

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太渺小了，不比一

粒尘埃；在地震面前，生死只是一瞬间。天崩

地裂是可怕的，真情却弥合了崩裂的天地。

我们能够有惊无险，因为有了爱。这里的爱，

有我们家人之间的爱，有亲朋给予我们的关

爱，有参与救援的消防官兵、武警官兵等同

胞的大爱，更有我们伟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

无所不包的伟大的爱。我真切地感到：离开

亲人，我们心无所依；离开政府，我们忐忑不

安；离开祖国，我们生死难料。让我们用真情

真爱温暖人间！

潮头论剑

醉在漓江
姻 吴铜俭

天崩地裂见真情

1977 年深秋，在煤矿当掘进工的我收

到父亲鼓励我参加高考的来信。我暗下决心

为之一搏。然而遗憾的是上中学时开设的科

目不全，有的连课本都没有。

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我心急如焚不

知所措。白天干一些杂务活儿，晚上挑灯备

考。只要听说哪个学校晚间举办辅导讲座，

抓一块窝窝头就跑。讲座上人头攒动，有时

连个下脚的地方也很难找。拿几张纸片，记

一些只言片语，回家再慢慢消化。有些知识

从未接触过，老师一再强调“重点”，仍感茫

然。偶然的机会，我从同去听课者中借到部

分政治复习资料，如获至宝。在只有两天的

借阅时间里，“黄生借书”般废寝忘食地抄

写。我将时间利用到了极致，能“复习”到深

夜。实在太困了，就舀盆冷水猛捧几把快速

洗洗脸，以刺激昏昏沉沉的大脑。有时，甚至

拿着书就睡着了，数学公式仍在脑子里蹦

跳。

1977 年冬日的阳光格外灿烂。我和全

国众多考生怀揣共同梦想，在同一时刻涌入

考场。语文试卷的作文题我选择的是《我的

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先打草稿，而后誊

在卷子上。当监考老师宣布时间还剩几分钟

时，我还没有誊写完，急得手指尖发麻。索性

脱掉棉袄披在身后椅子背上，潦潦草草飞速

地誊写完最后一句，铃声响了，老师收走了

我的卷子。此时，我才踹出一口气，像运动员

在奥运赛场上完成了一个优美动作般舒畅。

考数学时，第一道公式题我就用了一半

时间，直到老师说时间还剩一小时，我才恍

然大悟。一心想把那道题做出来，却忘了飞

逝的时间。史地卷子里有一道“黄河为什么

是地上河”的问答题，我却南辕北辙地答成

了西北部的“潜河”，成了心中永远的疼。

等待录取的日子是难熬的。忽一日，初

选通知下来，让我去体检。体检时，一大夫用

听诊器听了我两次心脏，我怀疑身体有病，

回到家就哭了，不思饭食。心想，如考试成绩

不理想，翌年可再考，一旦身体有病，恐怕此

生再也与大学无缘了。

1978 年春的一天，太阳快要落山了，当

看到了那张录取通知书时，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看了一遍又摸了一遍……

报到那天，敞篷大卡车载着携带行李的

我们，向学校所在地驶去，道路两边已出齐

穗的麦子，在微风中向我们点头致意。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四十年啦，整整

四十年啦……”现今，几位同窗好友相聚，都

不约而同地发出如此感慨。望着对方染霜的

两鬓、皱纹纵横的脸庞，分明看清了自己当

下的模样。那是高考在中国断档 11 年后恢

复的第一次高考。距今，已整整四十个年头。

倘若没有四十年前那次高考，如今自己会在

哪里？

回味高考

■ (河南)冯大力

姻 刘传俊


